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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对面有家小超市，

摄影师钱莫争第一个走进
去，叶萧来不及喊 “别乱
进”，只能也快步跑了过去。

店里的灯都没亮，雨天
显得异常昏暗。货架上摆满
了各种商品，从洗发水、餐巾

纸、方便面，到香烟啤酒、男
女内裤一应俱全。叶萧按下
了墙边的电灯开关，却完全
没有反应。叶萧拧起眉毛大
声道：“喂，有人吗？”
“算了，这鬼地方没人！”

钱莫争走进收银台，轻轻拉开
装钱的抽屉，发现里面居然还

有一叠钞票。大部分是泰国
铢，也有几张人民币，硬币里
甚至还有一块港币。
“钱都在收银机里，人却

不见了，究竟到哪里去了？”
叶萧走到后面摇摇头说，“这
地方真的很奇怪啊。”

随后两人走出小超市，
大声招呼其他人不要随处乱
走。导游小方也拿起小喇叭，
叫大家都集中到路边的一个
店铺里。小方让每个人检查
自己的手机，但没有人收得
到信号。他又试了一下店里

的其他电器，也全都没有电
源———今天全城大停电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起
来，但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
就连在这土生土长的玉灵，
也已茫然失措了，她从没听

说过有这样一座城市。
“很快就要天黑了，我们

还是先考虑一下，今晚应该怎
么过吧。”说话的是个戴眼镜
的三十岁的男人，这也是叶萧
今天第一次听到他说话。

叶萧用异常沉重的口气
说：“在这里留一晚？请问你
知道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吗？你知道这条街上为什么
一个人都没有吗？在一切都
不清楚的状况下，我们千万
不能冒险过夜。”
“好了！先别吵了。”导

游小方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让我去问一下司机，毕竟车

是他开的。”说罢小方独自走
出服装店，其余人都焦躁不
安地留在原地。几分钟后，小
方撑着伞跑回来了，脸色异
常难看，犹豫了一会儿说：
“大家跟我去车上拿行李，今
晚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过夜

了。车里的汽油快要用完了，
最多只能开几公里的路。”
“墨镜男”发现了一家

小餐馆，招牌上挂着“南顺和
云南菜”———想必是云南籍
华侨开的店。餐馆大门敞开
着，只是没有服务生和客人，

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
一层淡淡的灰尘。其他人也
跟着进来了，各自把沉重的
行李放在墙边。导游小方又
一次清点人数，连他自己和
司机还有受伤的法国人在
内，总共加起来是十八个人。

披着长发的钱莫争试了
试灶台开关，没想到竟把火

打出来了。原来这里是用液
化气烧菜的，厨房后面的液
化气瓶还是满的呢！
“那个小超市里有很多

吃的。”钱莫争快步冲出厨房
说，“如果包装得好一点，没
有过保质期的话，应该可以

拿来吃的。”几个人也跟着他
去了小超市。他们掏出手电
仔细看了生产日期，大多数
都是当年生产的。于是，他们
把这些可以吃的东西，全都
搬到了云南餐馆里。

有人拿出旅行用的汽

灯，总算把厨房照亮了。打开
水龙头检验一下，自来水还
算是干净，看来这顿晚餐是
要自己动手了。然而———万
事俱备，只欠厨师。

照顾受伤的老外的前女
医生站起来说：“我叫黄宛

然，你们也可以叫我成太太。
我正好是云南人，如果大家
不介意的话，今晚可以由我
来做厨师。”

二十分钟后，天色已全
部黑了下来。街道上仍然大
雨淋漓，同时厨房里响着热
闹的炒菜声。有人不知从哪

搞来了菜油，用几个小碟子
点在桌上，居然也把整个小
餐馆照亮了。昏黄的菜油光
线照出的人脸，犹如古代洞
窟里的壁画，彼此看着对方
都有些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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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天，秋风吹落

了沈阳浑河边上的柳叶。谷
瑞玉坐着辆小洋车，尽量避
开热闹人多的大街，悄悄回
到了沈阳经三路78号。这是
幢外表不引人注目的灰色小
楼，原是日本商行老板的住
所，谷瑞玉从杨柳青前线回

沈不久，张学良就出资为她
买了这僻静的小洋房，作为
谷在外生活的住所。

谷瑞玉知道张这样做，
是因于凤至坚决不接纳她这
梨园女子回帅府，张作霖也
对儿子娶偏室持不以为然的

态度，所以张学良只好让她
一人在外面居住。

这天傍晚，张学良终于
回到经三路 78号———多日

不曾登门的小楼。来前，他命
侍卫到街上花店，为谷瑞玉
买了束她喜欢的北方茉莉。
当张学良捧着花登上二楼的
时候，发现楼梯口伫立着一
个身披白纱的颀长女人，正
是多时不见的谷瑞玉。张学

良见她既不说话也不像从前
那样张开双臂冲下楼梯来迎
接他的归来，有些吃惊地问：
“你怎么了？”她不开口，眼
里却汪着泪。

他明白她因自己多日不

归才心生怨尤。他替她轻轻拭
去脸上的泪水，说：“不是我
有意冷落你，我现在忙得不可

开交。如不是为了组建东北空
军，我早就回来看你了。”

她听了他的解释，渐渐
原谅了他。可谷瑞玉仍不肯
对他露出笑脸，只有她才知
道心里有多苦。尽管他为她
买了这座小楼，可他回来的
次数越来越少。她伏在他身
上哭泣说：“组建什么空军，

也许心里早没了我吧？”
“什么话？”张学良把她

扶进卧房，又小心地将鲜花
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张学
良今晚满心欢喜地回来，想
把东北空军组建情况都告诉
她。可没想到谷瑞玉居然无

中生有的泼酸吃醋，他正色
地说：“我哪会忘了你？连回
帅府的时间也没有，这些天，
美国教官一直在北大营训练
空军，我作为空军司令，又怎
能脱身呢？再说当初鼓励我
振兴东北军的，不就是你谷

瑞玉吗？”
谷瑞玉见他说得如此真

诚，知道又误解了他。于是她
暗自悔悟，破啼为笑了。这样
平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可
是，不久谷瑞玉就对一个人住
在经三路公馆里无法忍受了。

她在这里既难见到张学良的
影子，又要恪守不许她抛头露
面的“约法三章”，最后几乎
到了画地为牢的地步。所以她
在1923年的冬天，一气之下
只身返回了吉林。

她又一次在吉林登台唱

戏了，她是冒着违背“约法三
章”的危险，重新开始梨园生

活的。与其说她是耐不住在
沈阳幽居的孤独和寂寞，不
如说她是想以这种方式向张
学良和张作霖表示抗议。

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
到 1924年春天，那时，谷瑞
玉已有半年多不曾和张学良

见面了，当她在吉林越唱越
红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从报
上看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再次
拉开序幕的新闻。谷瑞玉这
才意识到自己应该马上回到
张学良身边去。

沈阳经三路小洋房依

然，但是她发现所有东北军
将士都已倾巢出关，在山海
关一线激战。谷瑞玉决定立
即前往山海关。张学良正率
领第三军团将士，在前沿阵
地和吴佩孚的军队激战。当
他接到谷瑞玉已到山海关的

报告时，心里仍对她破坏“约
法三章”、前去吉林重登舞台
的行为恼怨不已，因此下令
不准谷瑞玉到前线指挥部来
见他。

她和张学良见面则是在
1924年的冬天，那时她早已

回到沈阳经三路的公馆，张
学良也原谅了谷瑞玉，他们
再次言归于好。两人和好的

思想基础当然是谷瑞玉主动
承认违背“约法三章”的错
误，并保证从此永远不再回
吉林登台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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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玲用点儿劲搂着女

孩，以保护者的姿态说：“别
怕，他们不敢打你的，和阿姨
讲讲你为什么躲在外公外婆
的床底下？”
“是这样，”女孩没有显

示丝毫惧怕的样子，继续沉
静地细声细气地说：“我想看

看他们怎么升天，因为他们
经常向我描绘升天的情景，
我很好奇，所以就想亲眼看
看。他们吃了一种药，黑颜色
的小药丸，自从练功之后他
们再没吃过任何药，他们开
始的时候很平静，后来有一

点抽搐，外婆还想呕吐，我从
卫生间端了一只盆放在床
边，外婆没吐出来，他们最后
都笑嘻嘻的，外婆咽气时抬
手让我靠近点，我握了她的
手，已经凉了，外婆只说一句
说天快亮了。”

此时，一直躲在房间里的

小淘气鬼突然逃出来，满头大
汗，估计在房间里闯了什么
祸，果然，小淘气鬼带着哭声
喊道：“我把床上的毛巾点着
了，快救火去呀。”主人和主
人太太哇哇叫着带头冲进房
去，白色的烟混杂着焦糊味迅
速弥漫开来，众人乱作一团，

有跑去端水的，有拍手跳脚骂
人的，还有想去捉小淘气鬼

的，只有焦路依旧正襟危坐，
斜乜着惊慌的宝玲。

“事情与你想象的不一
样吧？”姓焦的厌倦地说，

“回去如实报告你们头头，相
不相信都无所谓……而我却
难逃一劫，认识了你，原想公
事公办，像每天例行公事那
样，但你改变了我……”

宝玲冷笑笑，说：“这么
严重吗？别下套子，我见多了，

利用工作之便泡泡妞而已。”
焦路狠狠瞪了她一眼，一字一
顿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在两人唇枪舌战的当

口，主人正暴跳如雷地追逐
小淘气鬼，“站住，老老实实
站住！”

茶几上的酒瓶酒杯被父
子二人撞倒在地，发出乒乒乓
乓的玻璃碎裂声，几盆植物也
翻倒了，众人都成了观众，笑
得前仰后翻。小淘气鬼像机灵
的野猫，蹿上蹿下左躲右闪。

女孩此时又坐到了楼梯

上，站起来尖声叫道：“我看
见了，翔翔躲进空调机里
了。”主人一听，马上从矮柜
里拿出老虎钳和起子，跑到
空调机旁，自言自语道：“这
小贼胚还哪里跑，揪出来非

揍扁你不可。”
主人好像干过机械活

的，三下两下卸掉螺丝，拆下
了空调的后盖，伸进脑袋瞧
瞧，咦———没人！大家都蜂拥
过去，七嘴八舌，刚才明明在
后边的嘛，又跑哪儿呢？楼梯

上的女孩尖声叫道：“我看见

了，翔翔顺着出水管爬到屋
子外面去了。”

宝玲打算趁着混乱赶紧
离开，与姓焦的耳语一句，他
没作回应，靠在沙发靠背上
伸了个懒腰。

一个泪囊很大的老者蹙

近宝玲，煞有介事地盯着她
的脸看了一会儿，用难听的
嗓门说：“这位小姐相貌特
别，玄机深藏，让我帮你看看
手相如何？”
“手相？”宝玲把双手伸

到眼前草草看了看，然后将
双手藏在背后。她仔细地打
量着老者，丑陋中带着一种

怪怪的偏执，肤色蜡黄。
老者转动着雪亮的细眼

珠，将嫌大的因而垂挂的玄
色衣服拉拉正，说：“小姐别
误会，我看你非同一般才帮
你看看，你不信也不要紧的。
试试老汉我是否讲得准确。”

宝玲往旁边挪了挪，忙着
说：“别别别，我既不相信，也
讨厌。”老者已自作主张凑近
她跟前，俯身说道：“很多人
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去，
又害怕知道自己的未来，不要
紧，我可以单独与你说。”

宝玲又好气又好笑，讥
讽道：“老人家，你以为你是
谁？街边路旁多的是，又是小
神仙，又是通灵的，哪个不是
见钱眼开？老人家也想在我
口袋里捞一把？偏不让你看，
气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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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县令全被关了起来，

曹操连夜愤书奏章，飞骑上奏
朝廷，罪名除贪污公款、勒索
百姓外，还注明一条：以精壮

之丁助贼，暗通黄巾余党！
这下连最牛的后台都怯

于出面讲情了，不一日，朝廷
批复公文已到，九成九同意
曹操所奏，只附加了一句：解
一干罪臣至京，由朝廷依法
严惩！

此时济南举国震动，贪官
污吏，无不逃亡，城阳景王祠

拆除一尽，关卡尽撤，百姓从
茫茫乌云中似乎看到了一丝
阳光，曹操也随之官声远播。

曹操没用三把火，一把
火便烧得自己踌躇满志。但
是———人往往在太顺利时容

易遇到这个词———京城的确
实消息传到了济南国：被他
弹劾押解进京的八位县令得
到了比宽大还宽大的处理，
六名平调仍任正县职，而且
就职的地方比济南国富饶得
多；还有两位得到了提升，理

由是腹中才学超人，没得重
用，大司空之过也；至于曹操
弹劾的罪名呢？就此小事化
无，下不为例了。

曹操当时刚过而立之
年，血气方刚，怎忍得这口窝
囊气？你不炒贪官的鱿鱼，我

就炒你的鱿鱼！那个“你”是
谁？大汉天子汉灵帝是也！

看，这将来的曹丞相牛不牛？
中平二年 （公元 185

年），曹操三十一岁，愤而辞
去济南相职务，回到洛阳老
爸曹嵩的身边。

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还是朝廷高官的公子，哪能待
在城里当“啃老族”呢？老爸
早已完成了抚养儿子的道德

义务，再这样接着啃下去，曹
嵩也不干呀。没多久，也不知
道老爸使没使暗劲，曹操又被
朝廷明诏录用为官员。

还是那个理由：能明古
学。还是那个级别：征拜议
郎。还是那种工作：专给政府

提意见。看来，曹操和议郎这
个官大有缘分，转了一圈，又
回到了原地。

且慢，此议郎虽是彼议
郎，此曹操已非彼曹操，在曹
操的家乡沛国谯县，欲指望
老乡曹操发财的更是遍及桑

梓。曹操也的确不负众望，当
年即被提拔为东郡太守，家
乡的父老乡亲闻此大喜。

正在乡亲们摩拳擦掌 ，
准备投奔阿瞒大干一番的时
候，一个令众人大跌眼镜的
消息传来：曹阿瞒竟然不识

朝廷抬举，坚决辞官不做，就
要回到老家来了。

坚辞东郡太守不做，曹
操也绝不是当官当腻了，放
着太守不干，莫非还想做皇
帝不成？不敢说，就是想了也
不敢说。

现在曹操得罪的已经不
单是一个宦官蹇硕了，参奏

济南国八名县令，其实是与
整个宦官群体较上了劲儿，
现在已封侯的宦官们已经公
开说他们就是济南国所有县
令的后台，与这群人为敌是
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的背
后是皇帝，就算大司农老爸

也保不了自己。
除非像大将军何进一样，

枪杆子在手，否则只要身在官
场，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就算是一条龙也要等到
二月二才能抬头，避小祸下
乡，避大祸进城，蛰伏几年未
必不是取胜之道。后来的魏
王曹操这样为自己的辞官归

田行文解释：“故在济南，始
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
常待。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
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
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
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
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

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
是啊，东汉朝廷明文规

定：年未满四十，不得举孝
廉。曹操二十岁得举孝廉，本
来就赚了二十年的时间，怕
尔阉竖（对宦官的蔑称）何
来？———反正祖父曹腾早已

归天，骂几句阉竖也不相
干———走，回老家，暂时惹不
起就暂时躲着，咱与你们比
寿命，谁活得长久谁才是最
后的赢家！


